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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新唱

当相处滋生出厌倦甚至卑下，我总是不由自
主地想起这个问题：爱情这东西，它是从哪里来的？

Walsh说，爱情是一种轻快、狂喜的躯体状
态。这种状态，是几种神经递质（即PEA）作用
的结果。当两个人相遇时，微风就吹到了制造
PEA的工厂。那个古老的神话则是这样解释的：雌
雄同体的人被宙斯一劈为二之后，就被不完整感折
磨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完整的焦渴。也许另
一半有着触目的缺陷，但他与你可以完美无缺地吻
合。因而只要遇到，就可一眼认出。这当然与价值
判断、审美以及PEA都没有关系。把她与他连接
到一起的，是那种宿命的亲切感。然而，多丽丝·莱
辛的故事却提供了相反的经典：安娜·伍尔夫对自
己的不完美难以容忍，渴望寻找完美的男人来
弥补这个缺陷，但男人带来的，却是更触目的缺陷。

似乎是李碧华的话：“一个女人，一生要吻
过许多青蛙，才能遇到自己的王子。”但事实上，
女人关闭在一种处境里等待的更多；去一个个
试青蛙的，往往是男人。然而，在反复的误认之
后，他还有辨认的勇气吗？会不会已经历尽艰
辛遇到了她，他的感觉却仍然镜花水月般的惶
惑，从而在一种敷衍的惯性里永远地错过她？

当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逐渐覆盖日常生活
时，我们感受、理解及面对世界的方式也在无可
挽回地丧失独特性。爱情最终成为一条概念化
的河，以十分雷同的方式流经男人和女人。

但甚至有了独一无二，也拯救不了爱情。
生命里深藏着一种属性，使我们无法躲开地心引
力。有时我们其中的一个会像磁石吸引铁块那
样吸引另一个，或者相反。但是最终，我们都会掉
落到地上。人要生存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
在《伤逝》里，早已说明白了。 马素芳

爱情这东西
我家的空调有点个性，当它开动起来的

时候，比我还手扶拖拉机，那种“吐吐吐”开动
的声音，好像面对的不是炎热的空气，而是成
片成片的麦子。不仅如此，它的呼吸道还有
问题，竟然有“哗啦啦”的声音，伴随有水声，
如果你要使用换气功能，还有一阵阵的旋风
声。每次我开着空调读《聊斋》的时候，都担
心会不会有小狐狸之类的美女从空调的扇叶
里被直接吹到桌子上。可是每次有这种幻想
的时候，它就会朝我吐一口口水。

它实在是活跃得有些兴奋了，只要一开
机，它就不停地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提醒我们：

“瞧呀，我在努力地工作着，我是一个多么优
秀的空调。我在制冷，把热空气吹得无影无
踪；我还会换气，让你不得空调病；重要的是，
我和真正的风一样很大声。”

这个多嘴的空调兄脸上还有一块液晶面
板，可以显示温度和功能，相应的彩色图标会
随着遥控器的选择而亮起来，遥控器比空调
还多嘴多舌，光是风就分6种，还有3种摆动
模式。更绝的是，它还有几个不同颜色的小
灯，每天睡着的时候，它们总是一同亮起，好
像置身于某个镇里的露天舞场一样。

有时候我想，应该给它再加一个实用的
功能，比如加个夏天模式，在冬天的房子里
一开机，不但温暖而且还有大海的声音、美
女的笑声，晚上还有知了的叫声；还可以加
个雨雪模式，不但温度低，而且还有风声、雨
声、读书声。

它实在是太能干了，以至于有一天晚上，
我梦见它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

手扶拖拉斯基

空调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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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亚洲艺术节将于9月26日至10
月8日在郑州、开封两地举行。河南作为戏剧
大省，豫剧也是这次亚洲艺术节上的重头戏之
一。在此期间，豫剧二团创作的新剧《台北知
府》也将于10月1日起与观众见面。由此可以
看出，豫剧正在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把
我们带入一个戏剧世界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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